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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高范远　千载余情
——纪念曹本熹院士诞辰 100 周年

○杨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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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学生时代

百年诞辰纪念文稿

编者按　曹本熹（1915.2—1983.12），上

海人，1934—1938 年，在清华大学、西南

联大化学系学习。我国化学工程学家，核

工业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核工业

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核学会常

务理事，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第二机械工业部原二局副局长兼

总工程师，北京石油学院副院长。

今年是曹本熹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特

此转载石油大学党委宣传部整理曹本熹先

生的图文资料，展现其对国家核工业、石

油科技和石油高等教育鞠躬尽瘁、坦荡无

私、忠贞不渝、功勋卓著的一生。

求学中外，立志报国

1915 年 2 月，曹本熹出生于上海一个

普通的职员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

育。他孩提时候虽然还不懂“落后就要挨打”

的道理，但面对那些停泊在黄浦江上的帝

国主义炮舰和租界中凶神恶煞般的巡捕，

眼睛里常常流露出惧怕而又憎恨的神情。

一种强烈的爱国心逐渐在少年曹本熹心中

萌发：中国什么时候才能不再受洋人的欺

侮！我一定要为中国人民争光！

他 进 入 高 中 后，“ 九 一 八 事 变” 和

“一·二八事变”爆发了，日本侵略者强

占我国东北三省，进而炮轰淞沪，上海市

民目睹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践踏自己的家

乡，愤恨万分。中国十九路军奋起抵抗，

给上海和全国同胞以莫大的鼓舞。如何救

国？由于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和社会进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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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主张的感染，

曹本熹下定决心认真完成高中学业，设想

将来在科学救国和工业救国的大业中贡献

自己的力量。1934 年，他终于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清华大学化学系。

“七七事变”，日本法西斯践踏赤县

神州，使他和亿万同胞饱受苦难，在长沙、

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他经历了最艰难的磨炼，

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大学学业。1939 年 12 月，

西南联大化学系需要聘请物理化学助教，

把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曹本熹聘回西南联大

化学系工作，辅导学生学习物理化学，批

改作业，指导实验。曹本熹在担任物理化

学助教工作的过程中，在学业上也有较大

的提高。此后有人投资在昆明附近建了一

个“利滇化工厂”，他被聘请到该厂任助

理工程师，参加碳酸钾、染料及肥皂的生

产技术工作。这对曹本熹后来一生从事化

工专业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也是他立志

工业救国的第一次实践，由此更加坚定了

他科学强国的信念。为了学到更多本领，

他毅然离开了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女儿，以

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英国皇家协会伦敦帝国

学院化工系攻读研究生。

自 1943 年到 1946 年的四个年头中，

他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沉浸在知识海洋

之中。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激烈地

进行着，德国法西斯正在败退，东方战场

盟军在太平洋上与日寇逐岛争夺，远在英

国本土的曹本熹还算比较幸运地有一个相

对安定的学习环境，可以尽情在图书馆翻

阅资料，可以安心地在实验室按自己设计

的方案安装实验设备、测试数据，终于完

成高水平的博士论文《湍流状态下低温气

体与金属壁的传热研究》。

这在当时是属化学工程的前沿课题，

受到了导师的高度评价，并建议他继续深

入研究。然而，他于 1946 年获博土学位之

后，毅然表示立即回国。

当他踏上祖国大地时，心情无比兴奋。

因为这时中国已战胜日本侵略者，这是中

国人民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

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他和分别多年的亲人

相聚的同时，接到清华大学邀请他到北平

创办化学工程系的消息，则更是喜上加喜，

立即马不停蹄地回到久别的母校，用他所

学的知识和青春年华实践少年时的

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梦想。

重返北平，开创清华化工系

曹本熹满怀抱负从英国回到祖

国，进入清华大学，着手创办化工

系。没有教师，他四处奔走，八方

联络；没有实验仪器，他走遍北平

的旧货摊，把一些可利用的废旧物

资收集起来，自己动手改造。化工

系很快开课招生。到 1948 年，化

工系已成为当时全国高等学校中师1936年，清华化学系篮球队，前左3为曹本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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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阵容强大，图书资料、教学仪器齐全的

具有相当规模的科系之一。

正当曹本熹打算大干一场的时候，美

帝国主义的强暴行径促使这位年轻的化工

专家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了石油上。在朝

鲜战场上，敌机在我军头顶上盘旋，我军

的弹药车眼看就进入隐蔽的山洞了，汽车

却突然熄火。一声巨响，弹药车变成一片

火海，战士也消失在烈火之中。火苗燃在

曹本熹的眼中，就因为汽油——现代战争

的血液！蜡块栓塞油路，就像血脂栓塞了

战士的血管，在与魔鬼搏斗时突然昏厥。

曹本熹知道，当时我国用的汽油，大部分

是进口的“洋油”，油质、油类、标号、

性能都不清楚，战士使用这些汽油，就像

身体被输入了不知血型和质量的血液，多

么危险啊！在了解到这种情况后，曹本熹

拍案而起，激愤地说：“我们有责任，我

们有义务 !”石油成了他日之所想、夜之所

梦。怎样才能发展我们的石油工业，改变

这种依靠“洋油”打仗的局面？他以实验

室和课堂为武器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朝

鲜战场上用油混乱的现象很快就解决了，

整个战争时期，每一批用油，都倾注了他

和同事们的心血和祝愿。

“石油太重要了！中国岂能没有强大

的石油工业！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油田、炼

油厂、勘探专家、采油专家、冶炼专家。”

曹本熹领导的研究室一方面接受了燃料工

业部交给的油料干部训练班的任务，组织

化工系师生完成国家下达的军用油品的化

验任务，一方面随即向学校打报告，要求

在化工系设石油课程。1951 年 5 月，在各

方面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化工系石油炼制

组成立了 , 当年炼制组就有 30 位学生到石

油厂矿学习。他迈出了中国自己培养石油

科技人才的第一步。

随着形势的发展，到 1952 年下半年，

教育部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

以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

为方针，对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的高

等学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和专业调整工作，

1952 年院系调整工作的主要方面之一是把

清华大学和天津大学分别改为多学科的高

1949 年夏，曹本熹和夫人魏娱之、女儿曹
瑛、儿子曹珏在清华西院

曹本熹（右 2）等教授在工字厅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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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业学校。1952 年 9 月 24 日，以清华

大学地质系、采矿系、化工系的石油组为

基础，汇合了天津大学四个系的石油组以

及北京大学化工系、燕京大学数学系的师

生力量，建立了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由

曹本熹任系主任。他高兴万分，夜以继日

地查资料、编教材，组建实验室，带领全

系师生又一次从头创业，决心为发展新中

国的石油工业，为培养石油工业的建设人

才而竭尽自己的力量。他杰出的组织才能

和忘我的献身精神，使石油工程系在短短

几个月里就雏凤凌空，光彩夺目。

北京石板房，创建北京石油学院

1953 年 1 月 15 日 , 清华大学接到中央

教育部的指示，要求在清华石油系的基础

上成立北京石油学院。没有校舍、实验室、

图书馆，没有教授、讲师、实验员，能把

石油学院建起来吗？身为筹建处主要负责

人之一的曹本熹应用创建清华大学化工系

的经验，和筹备组的其他成员一道，全身

心地投入到北京石油学院的筹建工作中。

曹本熹被推选担任筹备委员

会委员兼建校筹备处副主任。从

这时起，曹本熹又要为创办北京

石油学院精心筹划而殚精竭虑。

从院址选择，校园规划和校舍布

局，到系科设置、专业设置、师

资配置、教学计划的制定等等，

真是头绪万千。任务如此艰巨，

时间又是那么紧迫，他要和上级

领导研究，要和教师们商讨，有

时还征求学生们的意见，坚持把

各项工作做细、做实。

1953 年 10 月 1 日， 北 京 石

油学院正式成立了，这是中国第一所石油

高等学府，是石油高等教育的重要里程碑。

在北京石油学院期间，曹本熹先后任教务

长和主管科研的副院长。

曹本熹在一线教学上注重人文关怀。

在学校初建时，教师缺乏，一些石油厂矿

的工程技术骨干被请上了讲台。他们在厂

矿工作很得力，但初上讲台有些不习惯，

时常听到学生的议论和反映。曹本熹想听

他们的课，了解情况，帮助他们，但又怕

只听他们的课会在学生中产生影响，损伤

他们的威信，于是，他花费大量时间，采

用谁的课都听的办法，然后有针对性地帮

助解决问题。

曹本熹敢于接受时代的挑战。1958 年，

全国进入了“大跃进”。在石油学院，大

跃进不仅表现在土法炼钢、土法炼油等一

些轰轰烈烈的形式上，还表现在教学的避

难点、走捷径上。“化工原理”是一门难

教难学的课程，许多学生贴大字报炮轰“瘟

神”，要求撤掉这门课，还把“炮火”倾

泄到一些教这门课的教师身上。已是副院

1949 年，曹本熹（前左 1）在新林院与来家里做客的清
华化工系部分同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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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曹本熹，在这种情况下挺身而出，主

动担起了这门课的讲授任务，而且按他一

贯的严格要求，丝毫不减讲课和考试的难

度。在他的影响下，其他有相同境遇的课

程也摆脱了被炮轰的厄运，维持了学校的

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

曹本熹注重育人教育的潜移默化，注

重实效和长远。郑远扬教授是曹先生 50 年

代在北京石油学院培养的唯一的研究生。

他回忆说：“我一入学，他就安排我在实

验大厅旁的小屋里学习，说这样可以多接

触实验室，有利于培养实验技能。他找来

工人师傅教我管工和钳工，又带我到玻璃

房，让我学点吹玻璃技术。还让我听电工

讲座，自己动手安装实验装置，让我坚持

自学，给我布置参考书目，查阅读书笔

记……他在我身上下的功夫，有些是事隔

很多年才悟透的。”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催笋成竹，北

京石油学院茁壮地成长起来了。“十年磨

一剑”，从 1953 年到 1963 年，曹本熹努力

坚持原则，以大局和团结为重，兢兢业业

为中国石油高等教育奠基铺路，始终以踏

实、严谨的治学态度，认真而有效地传授

科学知识，注重人才的发现与培养，为国

家造就了一大批石油科技的栋梁之才。一

批又一批的毕业生奔赴石油勘探队、采油

站、炼油厂、科研所，奔向石油工业所需

要的地方，为祖国献石油，贡献青春年华

和聪明才智。

国家二机部，伴“核”终生

1963 年 1 月，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

国大地，一切在复苏，在萌生着新的青春

朝气与活力。

大庆油田会战胜利喜讯不断传来，北

京石油学院也是一个春来早，到处是一片

活跃的景象，北京石油学院在前进、在完善。

曹本熹副院长又在酝酿着新的发展蓝图，

但这时他接到一个调令，要他到第二机械

工业部 (1982 年后改称核工业部 ) 任职，这

是国务院指名道姓的调令，实在是太意外

了。这个消息在北京石油学院一传开，立

即引起了很大的波动。有的去找上级反映

情况，要求留下曹副院长；有的轮番来劝

说，希望他不要离开石油学院。离开石油

学院，离开艰难与共的同事和朝气蓬勃的

学生，他心里实在舍不得，也很难受。但

国家要他去开辟新的事业，他能不去吗？

经过冷静思考，于是他反过来劝说大家：“石

油学院的建成主要是靠大家，你们有能力

建成这个学院，就有能力发展这个学院。”

并向党组织表示：“请组织上放心，我一

定为中国人民争气，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和问题，我都要顶上去。”这样，他毅然

来到了一个新的神秘王国。

二机部部长刘杰一见到他就说：“曹

教授，你来了，太好啦！我们把你调来，

可不容易啊！我们想请你担任二局核燃料

局的总工程师兼副局长。”曹本熹看着兴

奋的部长，听着他热烈的话语，深感担子

的沉重。因为核燃料生产对他来说是一个

新课题，是一个生疏的领域啊！但这是为

了巩固我国的国防，为了保卫我国社会主

义建设，为了保卫世界和平，为了我们国

家的强盛，也是为了结束中国人民受人欺

凌的历史 , 多大的困难，也要把它承担下来。

他点点头，两手握拳，微笑着，没有丝毫

的畏难情绪。

曹本熹被紧急调到二机部，是要他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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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核燃料的科技攻关和生产技术的领导工

作。曹总的到来，使这方面工作有了一个

主心骨，有了一个能和各级技术人员一起

摸爬滚打的贴心人，有了一个强有力的指

挥员。他参加领导了铀转化过程、核燃料

后处理、热核聚变材料生产等重大研究试

验，领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性的重大技术

问题。为保证我国核燃料化工生产的工程

建设，顺利投产和技术改造，发展我国的

核武器及核科学技术与核工业做出了重大

贡献。曹本熹在二机部奋斗的 20 年，我国

的国防军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成功爆炸了

第一颗原子弹；

1966 年 10 月 27 日，我国导弹核武器

试验取得成功；

1967 年 6 月 17 日，我国又成功地进

行了氢弹爆炸试验。

与此同时，我国在核能源和节能技术、

同位素应用技术、辐照技术、离子交换技术、

三废处理技术、低温超导技术等和平利用

核技术方面也进行了广泛的、卓有成效的

探索和研究，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出越来

越大的作用……

曹本熹从北京石油学院调到二机部时

已是年近半百，他接受一项项任务，要克

服生活、家庭、体力、精神诸多方面的压

力和困难。其中他心爱的女儿在清华大学

学习期间不幸身患不治之症白血病，当时

生产核燃料正处在节节胜利的关键时刻，

组织上以“回京汇报工作”的名义，让他

看看他的女儿，但他心里惦记着工厂的生

产，很快就返回了工厂。

1965 年 7 月女儿病故，曾使他悲痛欲

绝。他忍受着悲痛仍像往常一样地工作着，

但“文革”的劫难又降临了，他不顾当时

极左思潮给他带来的沉重的政治压力，忍

辱负重，深入北漠现场，用高尚的情操和

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忘我工作，感动了现

场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他沉稳地担负着核

燃料新工艺投产试验的领导工作，耐

心细致地检查指导生产线的每一个环

节，终于赢得试车的成功。

“文革”十年动乱中，他一家三

口，分在三个地方，儿子在西北工厂，

夫人魏娱之随北京石油学院迁到山

东，真是“妻离子散”，但这一切均

不能妨碍他对核化工事业的忠诚。事

业在他心中是至高无上的，他藐视一

切阻力和困难。他卓有成效的研究与

技术开发，为我国核武器的研制与生

产作出了卓越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曹本熹以极

大的热情继续为发展我国的核化工技

术出谋划策，热情培养年青的核工业

1996 年清华校庆暨化工系建系 50 周年时，汪家鼎
院士（右 2）、曹本熹之子曹珏（左 2）、马栩泉（左 1）
等在曹本熹塑像揭幕仪式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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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他于 1980 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学部委员 ( 院士 )，1983 年 4 月，被任命为

核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副主

任。

由于多年的积劳和磨难，自 1980 年以

后曹本熹的身体日益虚弱。这时他正在负

责一项新的设计试验和研究工作，仍一刻

不停地忙着跑研究所、跑工厂、抓方案、

抓设计。直到 1982 年下半年，他有了便血

等明显症状后，才在同志们催促下到医院

检查，并确诊为直肠癌。术后不到半年，

1983 年 5 月，他又急忙上班了，组织上只

许他工作半天，他却经常整日埋头工作，

半天到机关，半天在家翻阅文献资料，没

有一刻的休息。

北京宣武医院，

留下忠党爱国遗愿

曹本熹曾经对助手讲：“有位科学家

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对人类有所贡献’，

这句话我是很赞成的。现在，我们正在进

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它将是中国历史

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我是共产党员，是

一名党员科技干部，在这样的时代，更应

该多做工作。”他，多么希望能为我国核

科技事业的发展再作出自己的贡献啊！

1983 年 12 月 20 日，为发展我国核科

学技术勤勤恳恳工作了 20 多年的曹本熹昏

迷不醒了， 12 月 25 日与世长辞。

曹本熹临终时没有留下遗言，却给后

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曾担任第三、

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从 1964 年 2 月到

1983 年 6 月，历时 19 年。他代表人民经

常了解民情、民意，深知我国还处于发展

中国家的地位，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低下，

他对自己对家庭成员要求十分严格，坚持

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吃苦在前，享

受在后，克己奉公，不谋私利，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全家人都衣食简朴，力戒奢华。

和他相识、相爱、共同生活达五十年，相

濡以沫的夫人魏娱之教授最能了解他的这

种心情。曹本熹教授逝世后，魏娱之忍受

着悲痛决定把他的遗体献给医院，探索他

的死因，探索他为什么在肚内长满肿块的

情况下还能克服疼痛，坚持工作。再就是

把她和曹本熹几十年积蓄的两万元存款全

部献出，将一万元人民币捐到中国老年委

员会，一万元捐到月坛街道民政科，用来

兴办老年和残疾人的福利事业，实现其“用

在对党对国家有益的事业上，为人类作出

最后一次贡献”的遗愿。

曹本熹教授一生淡泊名利，工作上有

了成绩总说是因为同志们的努力，党的领

导。他是我国“氢弹突破及武器化”项目

的主要完成者之一，在他逝世两年后即

1985 年，经国家评审，这个项目荣获国家

科技进步特等奖 ( 主要完成者为：于敏、

陈能宽、彭桓武、周光召、曹本熹、俞大光、

张兴钤 )，如他九泉有知，一定也会感到莫

大的欣慰。他对事业不懈的追求、炽热的

深情和为实现事业勇敢拼搏的精神，是留

给我们的无价之宝。

曹本熹的一生是为祖国和人民事业奋

斗的一生，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

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他就像那闪亮

的恒星，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呈现给宇宙，

使人们永恒地感受那份温暖。                   

（转自中国石油大学新闻网）


